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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性格

《骆驼祥子》是老舍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反映我国30年代文学水平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命运。祥子来自农村，他在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劳耐苦，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迎着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使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骆驼祥子》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祥子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血肉丰满的都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也是老舍对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
一、初到城市淳朴善良为人正直对生活充满希望

（一）初到城市的祥子淳朴善良为人正直、有责任感和同情心

初到城市的祥子，淳朴，善良，为人正直，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愿望。开始，祥子曾充满希望；一是希望有辆车 “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可以有饭吃”；二是希望“凭着自己的本事……取上老婆”,建立美满的小家庭。小说一开始写祥子满腔热情,从乡下来到城里,带着乡间小伙子的强壮和诚实,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事几乎全做过了”,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买车。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做的奋斗。祥子也具有责任感和同情心。一次，他拉车出了事，自己被摔得很重，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车上的曹先生。曹先生被摔伤了，他感到很内疚，并提出了以自己的工钱赔偿损失，并引咎辞职。此时的祥子有责心，会为别人着想，是个很上进的青年。他认为曹先生是好人，所以，他替曹先生做事。可是，当祥子碰到孙侦探，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给了出去时，他流泪了，委屈的泪，自己招谁惹谁了，买车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祥子心中承受着很大的打击。当曹先生因特务追捕避居在外时，他承受着自己被劫夺的痛苦，一心想着怎样不辜负别人的嘱托看好曹宅；祥子也极富有同情心，当他看到比自己更加困难的老马、小马两人在寒夜饿得发昏时，便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买来羊肉包子，体现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善良之心。

（二）初到城市的祥子有着小农意识的自尊自强
祥子这个人力车夫的形象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城市劳动者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自尊，有着自己的骄傲，他企图靠着自己的努力而为自己挣得一个独立的地位，使自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面对两家不同的包月主人，可看出虽然“祥子愿意多挣钱，拼命赚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像间屋子的住处，和吃得饱的饭食”。在杨宅拉包月面对苛刻的杨太太的蔑视，“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像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毅然辞掉了这份工作。而在曹家祥子却受到了尊重，因此一向节俭的他甚至也愿意花点小钱买个小夜壶送给小少爷。在事业上，祥子是要强的；在婚姻上，祥子也是要强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选择虎妞和一种享乐的生活；但“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算计”。首先他的条件是“到乡下取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能吃苦耐劳而不贪慕富贵的姑娘才能与自己打拼美好的生活。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
二、生活在城市的无奈与沉沦 堕落与毁灭                                           老舍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描写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是从祥子所处的地位来说明其悲剧产

生的原因的。本文以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事实，采用平舒直叙的方法，简洁明快的语言，把

祥子的悲剧命运再现在人们地眼前。
（一）生活的无奈使祥子沉沦与堕落。

为了买车，承受了一次次失败和打击的祥子再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为了车子，他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攒钱，牺牲自己正常的饮食；为了车子，“象一只饿疯了的野兽”，和老弱病残抢生意；为了车子他甘愿忍受杨宅两位太太的苛刻；为了车子，他在无奈中接受了虎妞的安排。他的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每经历一次委曲求全，都更沉沦堕落一层，也越来越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辛苦三年的车被大兵掠取后，他虽然心痛，但没有丧失理想和信心，依然保持体面要强的本性。当经受不住虎妞的诱惑与她发生关系，而后虎妞又借口“有了”要挟他。祥子悔恨不已，却想不出摆脱的方法，其精神一直笼罩在与虎妞关系的阴影中，这就腐蚀了他的生活意志，动摇了祥子体面要强的心性。直至积攒买车的钱被孙侦探敲诈，祥子受到严重打击，几乎失去振作的勇气和信心。与虎妞结婚是祥子最为沉重的打击。祥子从婚姻悲剧感到挣扎无望，产生自暴自弃的念头；而婚后的痛苦更直接将祥子推向灾难的深渊。在失去对世间的最后一丝希望，大杂院曾带给他希望的小福子的自杀，抹杀了祥子最后的良知。祥子开始打架，使坏，逛窑子……甚至为了钱出卖了阮明。他开始抢生意，象一只疯狂的野兽，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买车的欲望，自苦的决心构成了祥子沉沦与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黑暗的社会、狭隘的思想使祥子走向堕落和毁灭
由于自身的认识和农民思想的局限，使祥子隔离了社会，当然也就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处境，更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按说，他的目标不高，也有实现的条件;但他不知道，像他那样处在地狱边缘上有人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自己的拼搏和节俭是不够的。他在生活的浊浪里独自挣扎，既不知道防范远离什么，也不知道亲近联合什么；既不知道走什么路，也不知道怎么走，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也不管别人。他只想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为了发展自己，他还时或伤及同业，抢别人的生意。生活中有不少人以他们的遭遇向他亮出了红灯：老年车夫小马的祖父，做过许多善事，对家庭负责，但最后还是沦落街头，形同乞丐；中年车夫二强子，拉车不能养家糊口，心情恶劣，打死老婆，逼迫女儿为娼，自甘沉沦；高个子车夫告诉祥子取妻成家对车夫身体的危害。祥子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现在未来，虽然对生活动摇过信念，但他固执地不肯接受他们的教训，甚至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别人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即使遭受挫折以后，他也设法把自己从失败者的队伍中排除，坚信自己的优越可以保证将来的胜利。祥子的盲目自信，执拗扩大了与同行的距离。他入了迷似的攒钱买车，试图沿着个人奋斗的道路走向独立自由的王国。他隔离了社会，社会也隔离了他。当强大的黑暗势力压迫过来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得不到同情，支持，友谊，甚至连诉说委屈的地方都没有。他木讷、内向、保守让他走入了无边的黑暗他内向不爱说话，在整部作品中，祥子的话都不多，每次说话又很简短。讲价争座时，“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哪里。”在僻静的地方，他可以从容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不善言辞，导致他与拉车同伴的隔膜，孤立了自己，即使在遇到打击时也无人可以商量。在关键时刻得不到真诚的帮助，只由着自己的性情发展，受到打击窝在心里，并因心情苦恼而钻牛角尖，甚至自暴自弃导致灾难。军阀混战的消息传遍全城，到处关门闭户谨慎防范，祥子却要冒险，自以为即使赶到“点儿”上也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结果车被抢去，还差点子命。如前所述，灾难对他来说势在必然;但他的简单愚昧无疑加速了悲剧的降临。孙侦探顺手敲去他买车的钱，他悲愤交加，困惑的是“我招谁惹谁了？”他只知道不招惹谁就不该受欺负，而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像他这样无权势，又无财力，只知拉车吃饭，不能审时度势，即使不招惹人也注定要遭殃的。
没有在思索中觉醒。他后来也知道“独自一个顶不住天”，但他没有做行之有效的努力，而是把一切都归之于“命”：每次受到伤害之后，他都想到“命”；尽管“命”的内容不同，但“认命”却是必然的思想归宿。既然是命，而且认定有条“必定挨打受气”的“狗命”，他就不再抗争，不再“顾体面，要强，义气”，只好听从失败带来痛苦，祥子也曾经在痛苦中思索。但狭隘封闭简单的思想和思维限制了他，他命运的安排，投降，妥协，屈服，苟生，由驯服的骆驼变成狂暴的野兽。最后他孤注一掷，“破出命”向社会报复。同他的奋斗一样，他的报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疯狂性。其结果，不仅无损于社会恶势力，减少罪恶，反而伤害无辜，增加了不幸和丑恶。
三、城市式农民理想的破灭

（一）保守、固执、执拗的性格成了理想的绊脚石
小说《骆驼祥子》中，作者既“哀其不幸”，满含同情诉说祥子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怒其不争”，固守着农民的保守性格，不思变革。一岁一枯荣？朴实的农民们把希望的种子撒在田野上，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期盼秋季的满仓丰收。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祥子就养成了的个性，相信在自己手里比什么都强。这从祥子的金钱观上可见一斑。曹家的高妈曾真心实意劝过祥子：“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呢，钱就会下钱”！祥子没有想用钱来赚钱，但他也不放心，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都稳当。方太太也给祥子出过主意，“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且“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憋住还可以提点儿用”。可是祥子保守的心里还是以为拿着钱最好，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高妈知道祥子红着心买车，又给他出主意：“起上一只会，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快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快吗？……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固执的祥子却听不进任何建议，只想着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农民的朴实之处就在这里，不会骗人也不贪心。可是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下，祥子的，千千万万的农民的固执，保守，就成了理想的绊脚石。这个意义上来说，虎妞的人生理想，“买两辆车，赁出去，在家里吃车份儿”更有实现的可能性，更符合现实。
（二）偏执、狭隘的思想让祥子孤立无援理想破灭
祥子作为城市贫民，在他身上集中了因农村破产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来寻找出路的农民的特点，带着几千年的农民文化的积淀。中国农民常年累月与土地发生关系，这是一种亲和关系。有了土地后就有了自由，有了个人生存的独立自由的空间。这种农民式的自由，农民式的个人主义实现方式，使得祥子来到城里后，不愿与他人合作，独来独往，偏执狭隘地以为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自由，有了一切，就能生根。车与人的关系置换成了土地与人的关系，但实质是一样的，即做了一个没有人生依附关系的自食其力者。农民的理想只能在城中去寻找实现的空间，这决定了其不可能性及悲剧的必然性。老舍先生用同情的笔触展现了祥子为实现理想，“勤奋向上—不甘屈服—自甘堕落”的命运三步曲。祥子的堕落证明农民式理想的破灭，小农意识的破产。祥子的要强、体面既是农民朴实的性格，也是一种农民式的虚荣。从人格独立的意义上来看，祥子的理想、宗教是伟大的，是对自由生活的一种农民式的向往。但就具体的买一辆车来看，他的追求是可怜的，农民思想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三）旧的社会制度湮灭了祥子幸福的一生。
祥子生活在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湮灭了祥子幸福的一生。在那个黑暗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使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虽然初到城市的祥子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充满憧憬，也奋斗过，努力过，迎着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在现实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下，祥子最终成了当时旧的社会体制的牺牲品。“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总之，作家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个好人。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尤其是他的个人奋斗的思想，是造成悲剧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由于祥子来自农村，在他身上存在着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落后的、个体的生产方式使他只知道攒钱买车。买车理想的毁灭，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本善的性格扭曲到了极点，堕落成连警察也辣手的“刺儿头”。在这里，“美好东西的毁灭不是表现为一个品德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灭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选自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祥子前后性格鲜明的对比，身上存在的既要强又委曲求全的矛盾性格无疑加深了悲剧的发展。另外，从现实的意义而言，祥子的命运也是当时广大贫苦劳动群众悲剧命运的生动写照。他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这是祥子的性格谱写的悲剧，也是一场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民的文化悲剧。是当时旧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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